
ZHENGZHOU DAILY
美文闲读美文闲读编辑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15史海拾珠 2008年11月20日 星期四

他是 3 岁那年被丢了
的。父亲带他去公园，上
个卫生间的工夫，他人就
没有了。他被拐到了四川
山里，卖给了一对不生育
的父母。10 年后，他再回
到这个家时，一切都变了。

他还记得 3 岁时家的
样子，花园洋房，德国人留
下来的老房子，那时有汽
车的人家少，可他们家有；
他还记得家里保姆的样
子，是50岁的女人，给他洗
澡时唱儿歌；他还记得母
亲是漂亮的，爱穿旗袍，爱
用法国的香水；父亲喜欢
抽雪茄烟，一家人爱在壁
炉前讲故事唱俄罗斯的民
歌。可这些记忆是如此的
模糊，以至于到了四川之
后很快就被生活的贫乏渐
渐冲淡了。

养父母只能维持他的
温饱，但即使是这样，有一
块糖，也会让给他吃。10
岁，他跟着养父上山采药；
12 岁，会做农活；15 岁，他
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这一年，历经了千辛
万苦的父母，终于找到了
他。开着宝马车的父母来
接他了。他躲在养父母身
后，不相信这是事实。父
母给了养父母 10 万块钱。
当时买他时，养父母只给
了人贩子3000块。这些钱
足以让这样一个家庭倾家
荡产了。10 万块，应该足
够养父母养老了。可是，
养父母拒绝了。他们说，
他是你的儿子，更是我们
的儿子，儿子是无价的。
他流着眼泪离开四川。一
步三回头，最后，跪倒在养
父母跟前。养父母让他
走，他不离开，哭喊着不
走。养父母说，走吧，回那
个家吧，那里更适合你！
我们希望你有大出息，不
想让你窝在这山沟沟里。

母亲牵着他的手，这
双女人的手多么细腻而光

滑，而养母的手是多么粗
糙！父亲领着他去洗澡，
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么华丽
的浴室洗澡，光滑的大理
石，还有雕塑，还有那闪着
光亮的卫生洁具，他只在
小河沟里洗过澡，哪里在
这种地方洗过？热水器他
不会用，父亲教了他。第
二次再用，他烫了脚，一个
人躲在卫生间哭。母亲说
过，不洗干净是不许上床
的。饭桌上，他是局外人，
一个人拿着辣椒吃，一吃
一大把。母亲给他买来老
干妈辣椒酱，他说，谢谢。
母亲愣了，转过脸，哭了。
10 年，他把亲情全然忘记
了，他只记得养父养母沧
桑的容颜！第一次考试，
他全班倒数第一。父亲去
开家长会，回来说了他两
个字：丢人。他转身就跑
了。是的，他没怎么学过

英语，他在山里时是第一
名的，来了这里，他不适
应！他跑了，跑到火车站，
坐车去四川。没有钱，他
扒了火车，一路上风餐露
宿。到了四川，一头扎进
养父母怀里，放声号啕。3
天，他在这里呆了３天，是
养父母赶他走的。他们
说，你爹是恨铁不成钢才
说你的啊。贫困的他们，
为了让他少吃些苦，居然
给他买了卧铺票。

当他赶回家时，才发
现父亲的头发几乎全白
了！母亲说，你父亲后悔
得肠子都青了，他说，如果
再把儿子丢了，他这一辈
子就得悔死了。第一次，
他跪在父亲面前，说，爸
爸，我错了。

那是他第一次叫爸
爸，父亲搂着他哭了。他
才知道，那心中的恨，那盘
根错节的东西，叫做亲情，
即使多年不见，他仍然是
他的爹，她仍然是他的娘。

摘自《女子世界》

镇子里有一个供销社，
恹恹的，就趴在那条最为繁
华的石字路边。

石字路坑坑洼洼的，像
一个垂暮的麻脸老妖。好
在麻脸老妖的不远处有一
泓清澈的湖，湖曰白马。

每天，我都要从那麻脸
老妖的脸上来回走四趟。
我喜欢走进供销社那几间
大瓦房里，有一个柜台是我
爱去的，就是看看里面的小
人书。

小人书里印有很多故
事，我迷恋故事。

小人书不多，主要是卖
烟酒。经营这个柜台的，是
一个年近四十岁的男人。
男人瘦窄窄的，脸白手细
长。有客人的时候，他会虚
着眼，漫不经心地从人身上
掠过，动作优雅地取物收
钱。没人的时候，他抽着
烟，目光明洁阴柔。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只知道人们喊他王柜员。
他是外乡人，调到我们供销
社工作。我见过他的妻子，
是健硕高大的妇人，一眼就
知道是一个种田能手。女
人很少来。一年后，镇里人
都传他离婚了，我们才知道
他的一点底细。

他原先在一个镇里的
宣传队，是顶替父亲进了供
销社的。本来简单的人生，
给这离婚一闹，竟是火了一
把，因为当时离婚还是凤毛
麟角，一般都是作风有问题
的人才干的行径。

有一天，他的柜台里多
了一个女人。

女人的到来让小镇的

人长了一回眼，跟墙上挂历
画里的女人似的，细致精
美，一双杏眼含春带色的。
她爱穿一件蓝底白花的长
裙。那时候，很少有人穿裙
子，小镇人也没看到过穿裙
子穿得这么体态风流的女
人。你看了这对男女，才体
会到什么叫情缘。

女人的眼里只有这个
男人，男人的眼里也只有这
个女人。两个人寸步不离，
尤其是女人那眼光，可真叫
深情，并且不管不顾地让自
己的万般柔情软绵绵地流
到男人的身上。

女人是个戏迷，偶尔，
旁若无人地会对男人莺声
啼啭地哼一段京曲，翘着兰
花指，轻扭着细腰，眉目生
情：“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
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
生……”很多人都笑，这女
人戏做得真好。只有我不
笑，我知道那是虞姬最后的
情结。我看那女人在这时
已是虞姬了，轻甩长袖，看
着自己的断肠一点一点落
满尘埃。

那时候，我真想男人应
该先来一段“力拔山兮气盖
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
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奈若何！”英雄末路
美人殉情，那样的悲壮，《霸
王别姬》就有血有肉了。

无奈男人很腼腆，开始
的时候，他对女人的荒腔走
板略带微笑地听着，后来就

不自然了。
渐渐地，他就不再听

了，有时人们再过去时，看
那女人在他耳际轻轻地吟
唱，男人开始抽烟开始心不
在焉了。女人似乎没有察
觉到，还是如男人的影子，
从男人的身体里投出来。
镇上的人对女人的戏不再
好奇了，各有各自的生活。
只有我对女人身上的那股
气韵流连不已，大概也是我
书读多了的缘故吧。

在一个深秋的下午，下
课时，学校的操场上出现了
骚动。好像不少学生都跑
出去了，好奇的我也跟着瞧
去，原来在镇里麻脸老妖的
脸上围着好多人。

我看不到里面的情形，
只听到一个女人幽怨惶急
的京腔：“……大王醒来，大
王醒来！……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原来这个女人是花痴
呀！很多的声音都在惊呼。

我看到那女人了，女人
的身体真美，我从未见过那
绸缎般流畅的曲线。

女人眉眼传情独自走
着唱着，是几个好心的女人
将她裹上衣物哄回去的。
男人和供销人员去城里进
货了，女人看不到男人，一
急就犯病了。

男人回来后，女人就平
静了。我再看到她的时候，
她又是那么优雅柔媚地偎
着男人，只是男人阴柔的目

光里多了些尴尬和闪避。
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女

人和男人的故事了。
女人原来是个下放知

青，和男人在一个宣传队，
两人闲暇喜欢哼哼京曲，戏
里戏外地生出情愫来。

男人的父母不同意，说
男人自小定了亲的，那是让
他们家活过命的人，不能做
出这等背信弃义的事，男人
拗不过父母，就结婚了。那
个女知青生了场重病回了
城，他们就断了音讯。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男
人在城里偶遇一位知道他
们恋情的熟人，那人告诉
他，女人回城后就疯了。

听后，男人愧疚万分，
摸到女人的家，看到被拴在
家里的女人，抱着她痛哭，
女人竟认得他，有了他病倒
好了。他就回家历尽千辛
万苦离了婚，带着女人来到
我们这个小镇。

没人再说这男女什么，
竟是怀着崇敬的心了。

从此，男人小心翼翼地
照看着女人，他明洁的眼神
恍惚了，精神瞧悴萎靡。来
年的春天，一个早晨，人们
发现了女人的尸体。她身
着那件蓝底白花的衣裙，很
美的样子，在白马湖的水波
里梦幻般地漂着。她的精
致华美，人们都能感觉到。

女人死后，男人就走
了。多年后，我只要一想到
那个女人，就会心窝生泪，
黯然叹息。以为自己是虞
姬的女人还在，却没有了自
以为是楚霸王的男人了。

摘自《短小说》

我用迷信的方法，推
算出古代的我是一个富
人，不过我没有开心，担心
身在古代的我没有选择正
确的生活态度，过得像《世
说新语》上面的郭太太一
样。

郭太太是晋朝人，刚
刚死了老公，她唏嘘了一
会儿，就招来了家里所有
的婢女，要带她们上街，婢
女们都很高兴，穿得漂漂
亮亮的。来到了大街上，
郭太太却布置任务：“你们
每个人都要捡几斤粪，人
粪马粪牛粪都可以，达不
到指标不要吃饭。”她自己

先伏下身捡粪，穿得漂漂
亮亮的婢女只好分头找
粪。

郭太太每天都带着婢
女上街，晚上回到家里，就
把粪堆在西厢房里，准备
种菜用，种菜也用不了这
么多的粪啊，剩余的粪，盘
算着卖给菜农。郭太太总
是无比依恋地看着这堆
粪 ，用 棍 子 拨 拉 来 拨 拉
去。郭太太的继子住在西
厢房旁边，每天闻到这味
道，头发都竖起来了，对郭
太太说：“你这样做是不行
的。”郭太太吼道：“你爸把
你托付给我，不是把我托

付给你！”然后拿着大棍子
打他。她的继子跳窗户离
家出走了。

在古代赚钱是一件困
难的事情，很多人，一辈子
都在耕自己那块地，捡街
上那坨粪，他们小小气气
节节约约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他们不小心被贫穷选
择到了，但像郭太太那样
的人，本来不怎么穷，却选
择了贫穷这种生活方式，
他们吃菜只吃菜根，家中
堆满了腐烂的苹果，古代
的人把这叫做简朴，其实
这是到死都无法改正的恶
习。

贫穷不仅是一种生活
方式，而且还是容易让人
沉迷的生活方式，迷失在
无 数 快 乐 的 细 节 ——

“呀！这个易拉罐可以卖
五分钱！”“我挖了一点菜
根吃！”——让人沉沦，使
人忘记生活的本质：生活
虽然曲折，但是要不断快
乐地向前呀，不改进的生
活不是好生活。

我害怕变成郭太太，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小小郭
太了，走路时弯着腰随时
准备捡钱，整理了十四年
的存钱罐。我要停止这种
恶习，萧伯纳说得好啊：

“(有人)一辈子都在弄他的
那片土，那只羊，结果自己
也 变 成 了 一 片 土 ，一 只
羊。”

摘自《南方都市报》

一个男人，同时爱着
两个女人，他不知道自己
爱她们哪一个多一点。有
人教他：“你遇上开心的事
情，首先想到要告诉哪一
个？你首先想到她，就是
爱她多一点。”

不，这不是验证爱情
的唯一方法。

你悲伤的时候，你想

跟哪一个一起？你首先想
到她，才是爱她多一点。

如果你开心和悲伤的
时候，首先想到的，都是同
一个人，那就最完美。如
果开心的时候和悲伤的时
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同一
个人，我劝你应该选择你
想和她共度悲伤时刻的那
一个。人生本来是苦多于

乐。你的开心，有太多人
可以和你分享，不一定要
是情人。

如果日子过得快乐，
自己一人也很好。悲伤，
却不是很多人可以和你分
担。你愿意把悲伤告诉
他，他才是你最想亲近和
珍惜的人。

倒过来说，开心的时

候才想起你，悲伤的时候，
就去找别人。这种情人，
太不稳健了，他并没有把
你当作可以厮守终生的
人。情人在快乐的时候，
首先想到我，我当然高兴。

然而，他在悲伤的时
候，也愿意回来我身边，让
我看到他的软弱，我才会
相信，我在他心目中，是很
重要的。

你悲伤的时候，首先
想到谁？

摘自《悬浮在空中的吻》

两颗爱慕的心，是在
最好的年华里遇到的。她
在他的眼里，是晨曦里半
开的红蔷薇：嗔一嗔是眉
聚黛峰，笑一笑是眼横水
波。一呼一吸里，都有工
笔描绘不出的风情。

日子久了，才发现，外
表这样温婉的女子，竟有
着一颗敏感而焦躁的心。
一言不合，即会大吵大闹，
气 到 手 足 冰 凉 ，全 身 发
抖。只是恼成那样，她都
不肯落下一滴泪来。

好朋友劝他：算了吧，
这样的爱情，是脆弱易碎
的薄胎青花瓷，一生都要
念念地去呵护，稍不留神，
就是一地惨烈的碎片。看
了那么久，我这个心清如
水的旁观者，都已经替你
疲惫。

他摇头：她是一株蔷
薇，生出那么些密密的刺，
不是为着伤害，而是害怕
伤害。于是，他不断地被
她伤害着：周末派对上，商
场里，甚至电话里……疲
惫，不是没有的，可心一软
下来，也就云淡风清了。
而事后，她却嗔怪他性情

太和顺，将她生生纵成一
只无法无天的小刺猬。

他微微一笑；那些刺，
拔了它，会伤到你，不拔，
会刺痛我。可我宁愿受伤
的是我，因为一颗爱着的
心，本来就是疼的。

也有蜜汁样馥郁的时
光，夜未央，灯光流转，两
个人牵了手四处闲走。无
意间，淘得一对精致的情
花瓷碗，如两轮清澈的满
月。捧回来，额角相抵，低
低私语。明明对着的是空
碗，却都醉意丛生。说好
了，要将日后所有细细碎
碎的光阴，都盛在这碗里。

日子那么长，而这样
温柔的时光，又那么少。
她常常会青着脸，与他歇
斯底里大闹。仿佛蔷薇花
被驱出了灵魂，身体只剩
下密密麻麻的疯狂的刺。

那一次，最要好的朋
友来看她。不知为什么，
好好的，她又闹了起来。
当着朋友的面，句句话都

是 刺 ，根 根 扎 向 他 的 胸
口。他忍着，劝着，勉强镇
静着。可她愈发暴躁，竟
打破了那对青花瓷碗。

一地冰凉的残渣，青
白锐利，像他的爱，惨烈到
体无完肤。忽然，他心里
一片清明：这个女孩并不
爱他。所有的未来，都是
他一个人编织的梦中城
堡。怪不得，有那么尖利
的刺，连花瓣，都像灼灼的
刀锋。到底，他也是个骄
傲的男人。爱不下去的时
候，只有静静的转身。他
听到身后有轻轻的脚步，
像暗夜里的叹息。他以为
是她，却是她的那位朋友。

朋友艰难地启齿。原
来，红蔷薇的家族有着遗
传的抑郁症病史，并且都
是年轻的女性。她不知道
自己何时发病，一颗惊惶
的心，起起伏伏，无法安
定。爱那么好，爱又那么
暖，她不舍得轻易放手，可
又不得不放手。她告诉自

己：爱情的肩不是铁铸的，
有些东西，它承担不起。
所以，她以这样一种惨痛
的方式，不停地为难着深
爱的人，也为难着自己。

这 样 不 分 场 合 的 吵
闹，不为别的，也只是想在
今后漫长而孤单的日子
里，留下些回忆取暖。可
以在午夜梦回时，喃喃自
语：有个人曾经这样地爱
过我。

他叩开门，轻轻地拥
住她。当所有的伪装卸下
时，她的泪，如急雨落下，
一场灿烂的流星雨。

他认真地告诉她：你
要记住，我们在一起，可能
会有一个人得抑郁症，如
果分开了，得抑郁症的一
定是两个人。

爱情，不如你想象的
那般脆弱，也不是你想象
的那么坚强。若是存了一
颗爱惜之心，这世上，便没
有脆弱的东西。即使是薄
胎的青花瓷，亦能在历经
数朝数代之后，光洁透明，
完美如初。

摘自《时代青年·月读》

年近 60 岁的祖罗夫看
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他已经快退休了。不过他还
有一个心愿未了，那就是要
亲手抓捕隐藏在南美的纳粹“死亡医
生”阿里贝特·海姆。

祖罗夫，1948 年生于纽约，在以
色列研究二战中犹太人的被迫害历
史，后来成为西蒙·维森塔尔的传人，
成为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是一个由犹
太人发起的，专门对纳粹战犯进行抓
捕的机构。从成立至今，他们相继找
到了隐藏在世界各地各个角落的纳
粹分子，例如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
鲍尔、隐藏在纽约皇后区专杀儿童的
纳粹分子瑞安夫人、躲在巴西的前特
拉布林卡集中营营长斯坦戈尔。尽
管有 1100 多名纳粹分子被维森塔尔
绳之以法，但据法国《费加罗报》估
计，至少还有 500名参与屠杀的纳粹
战犯依然在逃。1978年，祖罗夫成为
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
开始了“纳粹捕手”的生涯。该机构
每年都会发布对在逃纳粹的调查报
告。他们把调查加以总结，制定出了
类似于“扑克牌通缉令”的追捕名单。

祖罗夫的行动也招致了很多人

的非议。人们质疑他，还有必要追捕
那些耄耋之年的老纳粹吗？祖罗夫
的回答是，时间决不会减轻凶手的罪
过，就算他们活到 90 岁也是一样。
不要对纳粹乱施“同情”。

时光流逝，很多纳粹的生命被死
神夺取，而非法律。2002 年，祖罗夫
发起了“最后的机会”追捕行动。在
欧洲整个国家开展活动，呼吁有良知
的人们能够检举揭发。

对于这次追捕，祖罗夫信心十
足。他认为，“无数纳粹的受害者就
是我们的父母、祖父母。不管过去多
少年，这些臭名昭著的恶魔都理应为
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而且，就祖罗
夫掌握的情况来看，现任加州州长施
瓦辛格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纳粹
党卫军。而另一位曾经获得过诺贝
尔奖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年轻
的时候也是纳粹党卫军。而面对事
实，他们不愿意承认罢了。排在“扑
克牌名单”第二位的重要逃犯，就是
被称为纳粹“死亡医生”的阿里贝特·
海姆。这位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

医生以手段残忍著称。
一位名叫卡尔·洛特的

幸存者，曾经回忆自己在集
中营医院里工作时目睹海姆

杀人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洛特
说，海姆把一个 18 岁的犹太小伙子
麻醉后并解剖，切下他的头颅并制成
标本，“他需要这个头颅仅仅是因为
其牙齿不错。”

海姆曾屡屡叫走在押者，向他们
的心脏注射汽油、水或者毒药，看哪
种方式可以“便宜又迅速”地致人死
亡，他往往亲自拿着怀表在旁边测定
死亡时间。二战结束后，海姆在法兰
克福的一家温泉疗养院当起了妇科
医生。西德警方曾于 1961 年决定将
其逮捕归案。但就在警察赶到他家
前夜，他却神秘地失踪了。

不久前，在海姆的柏林银行账户
上发现了 68万英镑的巨额储蓄和其
他资产，这些财富并没有被他的 3个
孩子继承，这就表明海姆很可能还活
着。祖罗夫开出的追捕海姆的悬赏
奖金已高在 31 万欧元，其中德国政
府和维森塔尔中心各出资13万欧元，
奥地利政府出资5万欧元。祖罗夫要将
抓捕海姆作为自己的“退休赠礼”。

摘自《看世界》

大清对外交往史上，
出现过一个特别傲慢的
人，这个人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有“傲慢”的资
本，他是中国第一位专门
与“洋夷”打交道的人，是
大清第一个外交家。近一
米八的个头、堂堂的仪表，
站到外夷面前一点儿也不
逊色。1896 年 6 月 27 日，
李鸿章在德国拜访“铁血
宰相”俾斯麦。乍见面时，
两个人着实互相客气了一
番，可是当俾斯麦说出“我
听说有称阁下为‘东方俾
斯麦’者”时，李鸿章当即
脱口而出：“噫!我只听说过
有位‘西方李鸿章’，可是
阁下吗？”

李鸿章外交傲慢的故
事非常多，特别是对日本，
让日本人吃了不少苦头。
1874 年，日本觊觎台湾，清
日战争一触即发。清军人
数上占优势，日军又爆发
了传染病。因此日本陆军
中将西乡从道也有些怯
战。结果，李鸿章与柳原
前光又坐到了谈判桌上。

李鸿章吸着水烟袋，

对坐在自己面前的柳原
视而不见。中国第一外
交家吐烟圈水平高超，
可怜的柳原前光被呛得
一阵儿咳嗽。还没有咳
嗽完，李鸿章一口痰吐
了出来，不偏不倚正好
落到了柳原前光的脚
上。李鸿章的侍卫们实
在憋不住，竟有笑出声
儿的。柳原前光受不了
了，说：“大臣阁下……”
尚未说完，李鸿章的漱
口水又全喷出来了，落
到了枊原的裤腿上。柳
原急了，站起来大骂，被
两个侍卫摁了下去。李
鸿章这才懒洋洋地开
口：“干什么来了？”柳
原说了好多，中心意思
是：不打了，给俩钱。李
鸿章说：“呸！要钱没
有，要打奉陪。送客！”

上面这个故事恐
怕是街头巷尾杜撰的，
不过李鸿章骄傲还是有

资本的，因为日本当时国力不
强，古代也曾是中国的藩属，
日本外交官受些闲气也在所
难免。

受过李鸿章之气的，还有
日本名臣伊藤博文。据梁启
超的《李鸿章传》记载，中法战
争之时，“朝鲜京城又有袭击
日本使馆之事，盖华兵、韩兵
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
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
间。纠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
之际，派员来津交涉。乃方到
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
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
法，尚且贴耳就范，蕞尔日本，
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
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
议和之时，私语伍延芳，谓前
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
思之犹悸。”一句话，李鸿章的
傲慢居然吓得堂堂的伊藤心
有余悸。可是时移世易，三十
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 10
年之后，李鸿章比伊藤还要不
堪，亲自跑到日本求和去了。

谈判桌上，伊藤博文说：
“为免彼此争论，空耗时
日，唯有同意与不同意两
句话。”也就是说，李鸿章
只有点头和摇头的权利。
后来李鸿章在回住处的路
上，被日本愤青——小山
丰太郎一枪击中左目。当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前
来看望时，李鸿章在病床
上眯着未受伤的一只眼乞
求对方：“能不能快点开始
谈判？”李鸿章的傲慢于此
荡然无存。

历史也给了李鸿章一
扇精彩的窗户，这扇窗户
就是他晚年游历欧美。傲
慢的李鸿章旅游到英国，
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
着迷，并不惜重金给慈禧
太后购回一台，但却忽略
了最不应该忽略的一件东
西——他在代表西方民主
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
的辩论后，觉得那是一窝
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
观。”毕竟是大清的栋梁，
李鸿章骨子里到底还是傲
慢的。

摘自《传奇故事》

性骚扰是一个非常现
实的社会问题。虽然“性骚
扰”这个词为现代人所发
明，但它却是一个很古老的
社会现象。例如唐代的一
些史籍中，就记载了不少关
于性骚扰的轶闻趣事，其中
有些抗拒性骚扰的经验，很
值得现代女性借鉴。

唐人张鷟所撰《朝野佥
载》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唐
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
曾任洪州 (今江西南昌)刺
史。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
滕王阁，就是他在时修建
的。不过，这个滕王却是个
好色之徒。他手下官员们
的妻子，只要是长得漂亮
的，差不多都被他奸污过。
他经常以王妃的名义召唤
官员的妻子进府，而官员们
的妻子一旦进了王府，就会
被他强行拉上床。

当时有个掌管文书的
小吏叫崔简，他的妻子郑氏
初次来到洪州，滕王就派人
召唤她。崔简左右为难，不

去的话，怕得罪滕王；去的
话，又怕遭滕王污辱。郑氏
说：“如今是太平盛世，他敢
胡作非为吗？”于是去了滕
王府门外的小楼阁。滕王
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一见郑
氏进来，就上前非礼她。郑
氏大声喊叫。左右的侍从
说：“他是滕王。”郑氏说：

“滕王怎么会如此下流？一
定是家奴！”边说边取下一
只鞋，猛击滕王的脑袋，打
得滕王头破血流。用鞋打
了还不过瘾，又用手指抓破
了滕王的脸。王妃闻讯赶
来，郑氏得以脱身回家。

滕王被打后十多天未
理公务。等他伤愈上衙办
公时，崔简向他请罪。滕王
觉得脸面扫地，赶紧退回后
堂去了，一个月后才露面。
此事过后，先前被滕王召唤
过的那些官员们的妻子，无
不感到羞愧。

这个办法比较适合用
来对付陌生的色狼。比如
在公交车上碰上“咸猪手”，

女士们小姐们也不妨以高
跟鞋为武器，给色狼一点颜
色看看。如果嫌取鞋太麻
烦的话，在色狼脸上留下几
条手指甲痕迹，也是一种不
错的反击方法。

另一个故事出自唐人
皇甫牧所撰的《三水小牍》：
湖南观察史李庾家中有个
女仆名叫却要，不仅人长得
漂亮，而且善理家务，能说
会道，大家都很喜欢她。李
庾有四个儿子，全是好色之
徒，个个都想诱奸却要，但
始终没有得手。清明节那
天晚上，却要正在观花。忽
然，李家大郎出现在樱桃花
影中，拉住她求欢。却要拿
了一条垫席给他，说：“到大
厅东南角等我，等你爹娘睡
熟后，我一定来。”大郎刚
走，又碰上二郎来调戏，却
要再拿一条垫席给他，说：

“去大厅东北角等着。”二郎
走后，三郎又来纠缠。却要
又拿一条垫席给他，说：“去
大厅西南角等着。”三郎一

去，又遇四郎，却要也拿一
条垫席给他，说：“去大厅西
北角等着。”四个小色狼相
继偷偷地溜进了黑暗的大
厅。先进去的虽然发现了
后进来的，但只是纳闷，不
敢出声。过了一会，却要点
燃蜡烛来到大厅。她一进
门便高喊：“哪里来的乞
丐？竟敢睡在这里！”四人
一听方知上当，赶紧掩面落
荒而逃。看着他们那狼狈
不堪的样子，却要哈哈大
笑。从此以后，李家的这四
个儿子，再也不敢无礼了。

这个办法则适合用来
对付熟悉的色狼。比如职
场女性遭遇办公室性骚扰
时，不妨趁机戏弄一下色狼
们。如果色狼是你的同事，
就让他去买两张包厢电影
票。拿到票之后便借故离
开，与他约定在影院见面。
然后将电影票转交给另一
位最好也是色狼的同事，让
他去影院赴约……总之，对
付色狼不能逆来顺受，否则
色狼就会得寸进尺，只要机
智勇敢地抗拒，色狼的非分
之想就难以得逞。

摘自《北京青年报》

唐代女子如何反击“性骚扰”
李鸿章的高傲

霸王别姬
范小梅

你悲伤的时候，首先想到谁？

十年后回家 雪小禅

青花瓷，红蔷薇 手 语

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


